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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火拼后　“背包党”独大

周广龙团伙被打掉后治安一度好转，各团伙火拼争夺势力范围，“背包　党”公司成立，今年7月新一轮整治开始

2000年-2005年拉锯战

2000年开始的连续强力整治，击碎了周广龙团伙，一方面治安好转，一方面犯罪团伙重新洗牌，暗流涌动，重新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

计划持续至2003年的整治尚未结束，盗窃抢劫又慢慢多起来，诈称持含艾滋病毒注射器的“扎针党”也出现了，一些吸毒者用此伎俩为由抢劫，2003年“双抢”案件大量发生，“背包党”公司成立，独占拉客市场80%的份额。

2005年，警方再次开始强力整治，铁道部、公安部联手开展“百站百车”治安整治，7月铁道部派员率领来自全国各铁路公安局的精兵强将进驻广州站，联手广铁公安整顿站区治安，20天内端掉19个帮派。

“背包党”内幕揭开一角后，警方展开了更大规模行动，目前火车站鲜见“背包党”身影，治安好转。

警方公示11种骗术

假卖地图真敲诈

　假装艾滋病抢劫

　送上饮料迷倒行窃

　笔记本电脑变成书

拍开车窗偷东西

　小孩孕妇倒假票

　500块钱买手机模型

　“铁路塌方”车票改签

骗关手机诈骗亲友

　丢包分钱又出“新版本”

　冒名接站诈骗钱财

李长春要求“重典治乱”

2000年春夏之交李长春曾三度微服探访广州火车站地区，指出对“越是犯罪突出的治安混乱地区，越要体现重典治乱”。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对广州火车站及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极为重视，2000年春夏之交以来三度微服探访广州火车站地区，并多次作出指示，要求全面整治火车站治安，并指出对“越是犯罪突出的治安混乱地区，越要体现重典治乱”。

2000年5月25日，一个彻底整治广州火车站地区的实施方案，在广州市市长办公会议上最后敲定。这一整治方案是由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牵头制定的。方案最大的特点在于加强管理，疏散和减少人流车流，以弥补火车站空间容量严重不足的客观缺陷。同时进行公话整治，取消人工代办电话，全部实施IC卡式电话、投币电话，根据需要新建公用电话廊，并会同铁路部门设立零钞兑换点，为旅客服务。整治拉客现象，要求旅游服务管理部恢复西广场北面广之旅大厦一楼的旅业介绍所，统一旅业介绍管理。

2000年5月30日，时任省委副书记的陈绍基对广州火车站整治工作提出要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2000年6月13日时任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的黄华华到广州火车站检查整治工作。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整治，广州火车站地区的治安形势有所好转。2000年7月5日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当年5至6月广州火车站刑事案件、“双抢”案件较3至4月分别下降了50.5%和77.4%。

“背包党”独霸一方

到2003年底，多个帮派的野鸡车站点被“××华”打垮，“背包党”公司成立，占下了拉客市场80%的份额。

经过2000年的连续整治，火车站地区治安情况渐渐好转。2001年4月，一场“严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01年8月，广州宣布开展针对广州火车站的第二阶段整治，计划2003年9月30日完成。

其中，2001年4月的全国“严打”是自198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行动，目标首当其冲就是打击黑恶势力。控制火车站拉客市场的周广龙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在这次“严打”中被摧毁。

但拉客团伙并未就此消失。据多名知情者透露，整个“市场”重新洗牌，有了五大帮派，各有一帮拉客团伙，车辆停靠各自区域：“郑老五帮”，湖南人，负责站西路一带；“汕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州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老四帮”，四川人，负责草暖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5个帮派中，“郑老五帮”和“刘老四帮”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据多名知情者介绍，各帮派经过近1年竞争后，“背包党”幕后老板“××华”介入了火车站的帮派之争。

一名自称与“××华”相熟的A先生称，从2000年起，“××华”在矿泉街瑶台村开娱乐城，多年来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开设赌场。在打击其他赌场的过程中，“××华”形成了很大的势力和关系网。

A先生说，“××华”名声渐响，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2002年8月份，“××华”受郑老五之托插手野鸡车团伙，指使马仔“××斌”带领100多号人把走马岗的车场砸掉，占为己有。2002年11月份，“××华”指使马仔争夺沙涌南野鸡车站点，打伤多人。

到2003年底，多个帮派的野鸡车站点被“××华”打垮，拉客团伙只能转而给“××华”拉客。同时“××华”派打手盯住拉客仔，不准其将客拉给其他团伙。就这样“背包党”公司成立了，“××华”团伙占下了拉客市场80%的份额，此外只有几个小帮派在小规模运营。

“背包党”概念逐渐突破原有拉客团伙概念，逐渐涉足通过假发票假车票行骗等犯罪领域。本报曾作报道，2003年起，有数百人背着装有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假证件等物的背包，整日游荡在广州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流花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地来穗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替关系车辆和旅馆拉客。

“背包党”团伙暴力化程度越来越严重。据“背包党”成员称，强奸、抢劫、贩卖人口时有发生，致乘客死亡的事件也有发生。据警方公布资料介绍，2004年5月14日，野鸡车甩客时将一女子推下正在行驶的汽车，致该女子头部着地昏迷，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随着队伍的壮大，“背包党”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2004年11月凌晨，在广州火车站，上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发生冲突，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近日有举报人称，“背包党”规模已达两三千人。2005年9月，广州铁路公安处副处长陈建宏对南方日报记者说，“背包党”规模在800人左右。

“背包党”为何难以受到有效打击，“背包党”内部人员称，政府部门行动前，他们都会接到通知，甚至有时执法人员在他们全部撤离后才赶到现场。

老骗术推陈出新

“固话黑公话”变成了“手机黑公话”，炒票团伙改为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票，非典时期利用填健康证行骗。

在“背包党”犯罪领域逐渐扩大的同时，火车站广场上的其他犯罪形式也在渐生变异。

广场上的流动档口少了，固话黑公话有所减少，只能“寄居”档口，生存至今。从调查来看，这些档口大多为潮汕人所开，附近执勤保安称经营固话黑公话的为“潮汕帮”。本报曾报道，2005年1月15日，22岁的赵笃成在火车站周边打公用电话，打9分钟市内电话要收27元钱。赵笃成与黑公话档主论理，激怒之下3刀将对方捅死，后被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02年以后，手机逐渐普及，“黑公话”有了新的发展――手机黑公话。一些男女手持手机，一手举着公用电话的牌子，在火车站广场来回穿梭。据警方透露，这些人大多为“四川帮”，索要高价话费并非赚钱的主要途径，而是靠诈骗抢劫，通过安排骗子同伙接听电话，假称旅客亲友的朋友，代替有事不能来的旅客亲友来接旅客，骗取旅客信任后，骗走行李、财物、信用卡等。

2005年7月18日警方就摧毁了这样一个特大抢劫、敲诈、诈骗团伙，成员13人，多年来结伙在广州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

随着铁路部门对车票管理的科学化，炒票团伙纷纷转向制售假票上来。这些团伙多为“湖南帮”，团伙之间未发生大的恶性打斗事件。“潮汕帮”已基本退出市场，改作假币生意。

“湖南帮”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火车票。2003年初，铁路警方曾表示，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抓到大肚子的、带小孩的和揣药片的，抓也不是，放也不是。

其他骗术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据警方公布资料，2001年骗子们合演骗局，故意丢下一团用袜子包裹的钱，另一人当着目标人的面快速捡起钱，称见者有份大家平分，当目标人上钩后将其带到没人的地方进行抢劫。这种“拾物平分”诈骗方式持续了3年。

2003年骗子们又利用非典时期办理健康卡之机行骗，骗取填表费，偷看电话号码骗亲友，或是趁填表混水摸鱼盗窃。这种骗术至今仍很常见，一遇疫情就会复生。

2005年6月份，骗子又利用广州火车站施工改造和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导致铁路中断为借口，假称帮助验票和剪票为名骗取旅客手中的车票，或假冒车站工作人员以检查车票为名，用假票或过期车票调换旅客手中的真票，甚至是散布铁路爆炸、洪水冲断停运等谎言，欺骗旅客改乘汽车并骗取或低价收购旅客手中的车票。

据警方公布数据，2005年7月1日至20日，广州铁路公安局共破获刑事案件2100余起，其中诈骗案件约占四成，最严重一次旅客被骗走信用卡及现金47000元。

今夏砸出第二记重拳

7月1日，铁道部派员进驻广州火车站整顿治安，20天内端掉19个帮派。警方当时透露，“四川帮”、“湖南帮”已侦破，而“河南帮”也在瓦解之中。

2000年开始的数次整治持续一段时间后，这些骗术渐渐浮出水面，危害也越来越大。到2002年时，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盗窃抢劫又慢慢多了起来，通过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各种犯罪行为的聚集，使广州火车站一度有了一条200多米的“惊心路”，抢劫犯猖獗，吸毒者目中无人。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2005年初，铁道部、公安部联手开展“百站百车”治安整治。2005年7月1日，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姜战林特别指派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助理张建祥，率领一支由全国各铁路公安局精干强将们组成的特别行动队，进驻广州火车站，联手广铁公安500警力，共同整顿广州车站站区治安，20天内端掉19个帮派。崔处长表示，长期活跃在火车站出站口一带的“四川帮”、“湖南帮”已相继被侦破，而“河南帮”也在瓦解之中。据悉，“四川帮”主要以偷听、窥视接站人的谈话和电话，然后抢先接人进行诈骗。“湖南帮”则多以假冒军人帮人买票实施诈骗，而“河南帮”则以认老乡等方式来进行敲诈勒索。

9月，本报等媒体对“背包党”内幕进行集中报道后，警方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行动，目前火车站已鲜见“背包党”身影，火车站治安好转。 [上一页]　[1]　[2]　[3]　[4]

相关专题：广州火车站黑恶势力严重 